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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随着今年
“八一”建军节的到来，九三届战友及我们家
属们快乐聚会的时刻也如约而至。受到绛
北大峡谷侯总的盛情相邀，这次我们的目的
地和往年一样——绛北大峡谷。

同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心潮澎湃。我
们 10 位“军嫂”和 20 多名战友坐上租来的公
交车，在嘹亮的歌声中，欢快地到达了绛北
大峡谷。我们这些曾经的军嫂们，更是不一
样的心情，大家讲述着引以为豪的“兵哥哥”
们的往事，爆发出一阵一阵的欢声笑语。

到了大门口，映入眼帘的仍是那五个气
势磅礴的大字——绛北大峡谷。她们像翘
首期盼等着孩子们归来的母亲，张开宽广的
臂膀欢迎大家的到来。

我和两位“兵哥”先大家一步到达宿营
地——二炮炊事班。首先看到的是铁栅栏
围墙上赫然醒目的“八一节日快乐”“有你真
好，兄弟”“友谊长存”等金箔大字。在邵满
春战友的带领下，我们热火朝天地奏起了锅
碗瓢盆交响曲，准备着丰富的美味佳肴，静
候大家的到来。我焦急地在门口等待着，终
于，大部队回来了！在饭前一支歌合唱之
后，我们便开始了聚餐。战友们有说有笑、
推杯换盏讲述着在部队的趣事，我们这些

“军嫂”也在互诉衷肠——当年大家为了支
撑每个小家所付出的艰辛……正所谓“军功
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他们保家
卫国无怨无悔，我们在家照顾老人孩子也心
甘情愿！

根据安排，吃过饭后，我们进行的是绛
北大峡谷的各种游玩。首先是最激动人心
的玻璃栈道漂流。在玻璃栈道的潺潺溪流
中，我们每两个人一艘的皮艇就像生机勃勃
的鱼儿在水中游走，宛如活生生的一幅水墨
画，让人心旷神怡，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远

离尘嚣，忘却纷扰。正悠然惬意之时，突然
一个急转弯让我措手不及，我急忙抓好皮艇
把手，溅出的水花仍然打在我的身上，凉飕
飕的。在溪流平缓的地方，皮艇飘飘悠悠；
在急转弯的地方，则东奔西撞，让人尖叫。
我们经过一个又一个急转弯，闯过一个又一
个激流，终于到达了终点。

漂流过后，我们乘着小船来到了一处湖
水中。相比激流，湖水则显得宁静、祥和，仿
若一片绿色的海洋，山峦相拥，浅绿、黄绿、
嫩绿、碧绿、翠绿，各式各样的绿把整座山打
扮得生机盎然。在碧绿的湖水中，偶然看见
几根枯枝，形状各异，竟给单调的湖水增添
了一份情趣。“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
是云”，坐在船上，远远望去，白云一条条围
绕在山腰，仿佛一位位绿色少女腰间系着的
腰带。一会儿云又结成一团一团，像个顽皮
的孩子，时而跑到山间，时而挂在树梢，时而
躲到山后，时而跃到山前，游客被团团围住，
仿佛进入仙境。

随后，我们又进行了骑马、骑越野车项
目。当然，这是男士们的竞技场了，他们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玩得不亦乐乎。“军嫂”们
也不闲着，在七彩伞做成的梦幻般的凉棚
下，展开我们优美的姿势，记录着我们的笑
容与风韵。

一山一水皆画卷，一草一木皆风景。有
美丽的风景，有奇妙的风景，有惊险的风景，
当然别具一格最独特的风景，就是集体照
上我们如花绽放的笑颜。在“咔嚓、咔嚓”的
响声中，难忘的绛北一日游悄然结束。是
啊，亲人相聚，道不完的情谊，诉不尽的衷
肠，说不完的当年，数不尽的怀念，你有金樽
我有酒，白云江上风吹柳，狂歌痛饮千杯酒，
再到来年扭一扭。

期待下一次更美好的相聚！

十位“军嫂”游绛北
■王江婷





有 什 么 能 比 同 心 灵 交
谈，趋近生命的基岩更幸福
呢？纵然属于一个人，一个
渺小的生命个体，一株被狂
风无情吹荡，东倒西伏的芦
苇的锐痛袭来。然而，人的伟
大，不正在于能够认识自己
的渺小，在于认识到人是唯
一能够研究自己的动物——
对人在这个蔚蓝色星球上的
作用，他也略有所知——从
一根食指的结构到探讨自己
的所感所知，所思所想，从供
他存活的面包或爬上大树采
集的野果，到追问托载他的
茫茫大地。人，擎举着普罗
米修斯盗来的一支火把，为
生存跋涉于漫漫的长途；人，
不也正在于强烈地想认识宇
宙与人生，世世代代推进了
壮观的文明吗？

我绝不吝啬使用赞美的
词语，那是长庚星与启明星
升落转换之间，诞生于苦难
大地上的瑰丽景观。恰如盛
开与凋零同时降落在我们身
上，毁灭与不朽，亦同时属于
我们。当生命之芯点燃，我
想凑上去，仔细瞧瞧它的光
彩时，一种锐痛与心灵所能
体验到的最深刻的幸福，同
时击中了我。

其实，蟋蟀也是一个忠实的听众，一个
及时的翻译家。星星淌下热泪，天空默默呈
现着大美，远望田野的尽头，一带树丛摇曳
起伏着，柔弱而坚韧，地平线上一定滚动着
火烫的语言。

唧唧——唧唧——蟋蟀的鸣叫，暗合着
大自然微妙的节奏。听，梧桐树叶与根下草
丛的簌簌颤摆，小池塘荡漾的光斑，山间孔
穴吞吐的云雾，一只鸟儿盘桓的弧线，远方
酒蓝色大海起伏的波浪……静夜里，让人潜
进一支宏大的摇篮曲，与万物生灵一起，等
待着把希望撒满人间的黎明。

蟋蟀叫亮了我的屋角，不仅闪现理性的
光芒，而且散发动人的热忱与色彩。“看见
光，不只是纯精神发现的过程。”心灵的镜像
中，理智与情感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比如
最容易忽略的，常常是感情上无法引起我们
注意的事物。又比如付出艰辛的努力后，成
功的喜悦总会激励着下一个目标，你一直走
向无限的风景。比如孩子的一次可笑而可
贵的探索，缘于对生命的惊异与热爱。比如
亲人的关怀与启迪，储藏在童年小小的幸福
胶囊，将释放出一生的推动剂，无论通达之
日，还是困苦迷惘之时。

欧洲一位作家，劳累后常在种满了石
榴、葡萄与苹果的园中倚树而坐，周身每一
个毛孔都放松了。对他来说，土地收割朴素
的植物，也收割着我们。啪嗒啪嗒砸落的汗
珠，近在咫尺的虫鸣，比虽然灿烂明亮却伸
手不能触及的群星，倒更加让人满怀亲切。
这是蟋蟀鸣唱的另一种注解，它使人的感情
倾向于浑厚的土壤，能听见吗？大地母亲的
胸脯急剧起伏着。

唧唧——唧唧——我的整个居室，随虫
鸣进入了天地的节奏，我不能完全体悟，只
觉从枕头开始，衣柜，写字台，甚至早晨采撷
的白菊，桌上一枚丢弃的果核，都钟摆似的
摇晃着。

呵，钟声。在罗曼罗兰笔下，钟声严肃
迟缓的音调在黑夜里，在雨天潮润的空气中
进行，有如踏在苔藓上的脚步。啼哭的婴儿
静默了。小家伙惊慌的眼睛曾乱转着：无边
的黑暗，剧烈的灯光，混沌初凿的头脑里的

幻 觉 …… 他 变 成 可 笑 而 又
可怜的怪样子。而钟声鸣
响，奇妙的音乐，像一道乳
流在他胸中缓缓流过。黑
夜放出光明，空气柔和而温
暖 。 于 是 ，他 的 痛 苦 消 散
了，愉快地溜进了梦乡。可
以想象那钟声，穿过城市高
高的尖顶，穿过狭窄而光滑
的巷道，始终像一条河在流
淌，一条无论花朵沉睡或者
苏醒都在奔流的河。

唧 唧 —— 蟋 蟀 好 似 回
答我，只管在屋角鸣叫。

揣个玻璃瓶，带它回家
的儿子心满意足。路路一向
喜欢蟋蟀的。但是他却猜不
到，在他出生的那个闷热的
夏夜，病房微黄的灯光下，
六 张 小 木 床 上 起 伏 着 婴 儿
们的啼哭，哇——哎——音
调参差，各不相同，而窗下，
蟋蟀的交响诗，仿佛闪光的
雨 点 迅 疾 撒 满 了 草 坪 。 龙
门 山 已 陷 入 无 法 丈 量 的 黑
暗。但翌日清晨，高耸的山
岭，就会在日光下散发青蓝
的 色 泽 ，静 穆 而 神 圣 ，使 你
相信弹指叩击，能叩出回荡
天地的钟声。小时候，夜里
我轻拍他入睡，唱着一支流
传 已 久 的 歌 谣 ：月 儿 明 ，风

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呀，小蛐蛐，叫铮铮，好
比那琴弦声啊。在人生的悲欢袭卷之前，在
沉重的尘埃四处弥漫之前，一枚月亮，搁浅
在他驶入梦乡的小小额头上。

记忆的镜头向前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出了低矮的平房，夏夜，忙碌的母亲终

于抽出一会儿空，领我到不远处的草地乘
凉。月亮金黄得醉人，水汪汪的，泡在一把
朴陋的茶壶里。但是那茶水多么解渴，多么
甘甜啊！小表弟一手执苍蝇拍，一手端墨水
瓶，屏足了气蹑手蹑脚，笨拙可爱地在草丛
里捉蟋蟀，不一会儿就胜利地跳起来。母
亲充满爱怜望着他，一边又劝我多喝菊花
茶解暑。里里外外忙活的她，一双老茧满布
粗壮大手的她，竟然举头望明月吟起唐诗
来，我哑然失笑，却涌上深深的内疚。我忽然
想起妈妈年轻时对艺术的爱好。年代的变乱
里，失去了求学的机缘，她，辗转找了几份薪
水微薄的工作，一生起早贪黑操持这个家，
力气活，危险活，针线活，多少浓厚的爱倾注
在我们姐妹身上。

如今，眼睛昏花的老迈母亲，终于有空
仰望她喜爱的月亮了，而当年，瞧月亮对她
简直是一种奢侈。青草的气息阵阵升腾，可
我再也回不去那片草地了，月光雕出母亲姣
好的身段，打铁一样嵌进记忆里，我多想还
捧茶陪坐，瞧她面庞上的安宁。

如今，蟋蟀常让我忆起老家厨房的炉
灶。那时真是九月在户，蟋蟀时居灶下，夜
间隔着一层薄薄墙板听得真切。

恰似直到如今，秋天新鲜玉米饼的气味
飘来，溜进我的鼻孔，五个感觉分析器之一，
就不再是气味，也不仅仅是声音、色彩、图像
与味道，而激发起弥足珍贵的回忆：童年合
家的聚餐，玻璃窗上橘黄的台灯，谜一样丰
富的故乡田野，庄稼繁荣的家族脚骨与脚骨
在沃土下亲切拥抱。伴随着一系列微妙的
情绪变化，百味俱全的一股暖流涌进心房，
为我注入生命的力量。

爱，是多么强大的推动力。
人，是多么复杂的生物。对天空的渴望

与对大地母亲的依恋，如何使我们短暂的一
生，缭绕着无限的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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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南方言中，赁房子就是租房子，上了年纪
的人大抵都是这么说的。

1978 年，在城里工作的父亲，把大哥从村里
转到城里上中学，正巧，姐姐在果品公司上班，就
赁了房子。于是，七十多岁的奶奶也进了城，为一
家子做饭。

赁的房子是城中的一座老宅，三合院，看上去
已经相当沧桑了，斑驳的旧砖墙基，筒瓦厦坡上长
满了高高低低的瓦松。据说，这户人家祖上很富
有，院子南墙外城关公社的地盘也曾是他家的，后
来充公了。房主姓梁，人称老梁，很善良，大约六
十岁。他的老妈——一个八十多岁小脚女人，听
力很差，总是絮絮叨叨地说，清家（清朝）手里，她
娘家多么多么有钱，现在抑尘（屋子的顶棚）上还
有几条可宽的长板凳呢。老太太有一个癖好，就
是不断地把外面的砖头瓦块当宝贝捡回家，南墙
根的几口大缸都装满了。

老梁是个孝子，为了不让老妈生气，竟把两任
老婆都休了，跟前只有一个女儿，叫果儿，正所谓
祖孙三代。果儿后来却跟一个河南小伙私奔了，
再也没有回来。老梁没什么正经事，就在露天剧
院演出时看看车子，挣点小钱。我记得，他常常独
自坐在北房的门槛上，一边抽烟，一边叹气，有时
则背着手弓着腰在巷子里匆匆走过，自语道：我好
苦命啊。

西房的租户姓白，人称老白，五六十岁，高而
壮的身材，头发全白，说话爽朗豪放，老家好像是
河南还是山东的，不大清楚了。老白也只有一个
女儿，叫爱久，在县工艺美术厂工作，高高的个子，

人很随和爽利，我有时遇到功课上的问题，还请教
这位大姐姐。听父亲说，她后来嫁到了河津。

我家赁的是东房，三间，进了屋里黑黑的，顶
棚和隔墙都是用高粱秆麻纸糊的，晚上总有老鼠
在顶棚上跑来跑去，好像在开运动会。

我也是升初中时，父亲把我转学到城里。那
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三间黑房子给我留下深
刻印象：夏天，屋里极热，也没电扇，只有一把大蒲
扇。冬天，屋里冷怎么办？我早上去学校前，先把
木柴塞到土炉子里燃着，把屋里烘一烘，结果弄得
屋里乌烟瘴气。还有一件事，永生难忘：初二时，
学校要搞歌咏比赛，要求每个同学都穿蓝色上
衣。奶奶找了半天，总算找到一件小而发白的蓝
外罩，我很不情愿地穿上那件不合体的罩衫走出
了三合院。记得那天，奶奶在院门口无奈地望着
我远去的背影，站了好大一会儿。

这座老房子我家赁的时间很长，有七八年之
久，以至于多年之后，我时不时梦回三合院，梦见
曾经的人和事。然而，非常遗憾，人非物亦非，上
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三合院曾经的老住户们都先
后作古，那片地方全建了高楼大厦，没留下一点痕
迹。果儿和爱久在他乡也不知过得好不好。

2019 年，儿子到市实验中学就读，我也像我
的父亲一般，在离儿子学校就近处租下一间住
所。不过，这次是在单元楼里。

如果用小区的眼光来衡量的话，它真是一处
名副其实的“小”区：东西约 70 步，南北不到 200
步，办公楼是一座旧式的临街四层楼，楼后东西两
侧是两排平房，院中间辟成了羽毛球场地。南面

一墙之隔就是生活区，是一座上世纪九十年代四
层砖混住宅楼，仅仅三个单元，24 户人家。楼前
是一块相对宽敞的院子，有蓝色彩钢瓦车棚，自行
车、电摩、私家车各居其所。继续往南，是一排东
西走向的平房，有几户人家。

这里虽处闹市，却自成一处幽静之地。单位
也好，居民区也好，人不多。偶尔有人从楼前静静
地走过，或者三两位老者，坐在楼边的台阶上低声
说着什么。有车从外面进来，也是慢慢驶入院子，
不曾听见尖利的喇叭声。

幽静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树多且茂盛。办
公区前有几棵高大的梧桐、叶阔、皮绿。居民区也
长满了树，桐树、樗树、女贞子，尤其是院北两棵又
粗又高的法桐，巨大的树冠几乎把小院遮得严严
实实。有时，我坐在窗前，静静凝视，跃入眼帘的
全是绿，透过叶的间隙，则是蓝天，我觉得自己好
像近距离面对着一座翠绿的山峰。一条小路从单
位大门口笔直通南，两旁是茂密的槐树，在夏天的
阳光下，它就是一条浓绿的林荫道。

每天早晨，门卫老刘总是及时地开门，然后，
手持大扫帚，先打扫办公区，继而居民区，把旮旮
旯旯的落叶、纸屑等杂物清理得干干净净。我每
天赶早班车，总是遇见这幅场景。老刘高高的个
子，清瘦清瘦的，不多说话，对于自己的工作非常
敬业。

闲暇之余，我常常漫步小区，望着静静的楼
房，整洁的院落，拍拍粗壮的树身，心想，还是孔子
说得好：里仁为美。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能生活
在一个惬意的环境中，真是一件美事。

赁 房 记 事赁 房 记 事
■王逸群

大唐长安，是一座城，但又不只
是城。

长安三万里，见证了风云变迁，
承载着历史记忆。

电影《长安三万里》，次次聚焦
长安城，长安次次有不同。看人世
无常，功名岂由人；叹雁过留声，诗
在城就在。千万人各有所好，不同
年龄段的人，会有不同的观影体验；
有 不 同 的 经 历 ，就 会 有 不 同 的 感
悟。但大唐长安，无论兴衰，都一样
的震撼人心。

影片的主角是两个人，一个是
李白，一个是高适。如果缪斯跳一
曲完美的芭蕾，那么她的两个脚尖，
必然一虚一实。李白以出世的姿态
入世，追仙求道，物我两忘，就是那
虚中写实的浪漫主义，写意传神；高
适以入世的追求出世，愈挫愈坚，从
军报国，就是那以实写虚的现实主
义，朴实达意。他们的人生，如他们
的诗作，或不沾尘埃，心心念念，或
拙朴旷达，壮怀激烈；英雄相惜，天

涯咫尺！
影片的形式是一部回忆体的大

唐风云纪实，见证了诗人盛会的璀
璨传奇，也见证了怀才不遇的坎坷
曲折；见证了长安之兴，也见证了长
安之殇；见证了暗流涌动，也见证了
中流砥柱；见证了知己交心，也见证
了造化弄人；见证了长安的记忆，也
见证了长安的大名。这就是大唐的
四季，这就是大唐的缩影，这就是大
唐的神韵。

影片的结构始自一问一答——
监军问，高适答。叛军一方面围攻
长安城，迫在眉睫；一方面攻高适大
军，阻挡他们救援长安城。在这十
万火急的时刻，高适被疑与参与永

王 叛 逆 的 李 白 有 勾 连 。 他 退 守 城
池，诱敌深入，胸有成竹，箭在弦上，
还要面对监军的审查。他给监军的
讲述，围绕他与李白的相遇、相识、
相知、相交，展现了李白的任性与才
华，还有大唐名士们对酒当歌的雅
趣与风采，更有李白与他的怀才不
遇、报国无门。李白醉心于游历创
作，高适回归乡里，精心修为，他们
十年一遇，一遇一故事，多少喜乐，
几多辛酸。一场变乱之后，长安在
哭，历史在抖，李白还在醉，高适已
征战，高适正在力挽狂澜，李白却在
历史的裹挟中加入了永王的队伍，
高适成了朝廷的中流砥柱，李白却
进了朝廷的大牢！时机成熟，高适

与监军结束问答，险路急行，围堵
叛军，为剿灭叛军、挥师长安创造
了条件。而李白也因为高适暗中
相助躲过灭顶之灾，又因为朝廷大
赦获得自由身，泛舟江上，放声狂
吟：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
重山！

长安城经得起岁月的洗礼吗？
大唐的盛世会永恒吗？不会，幸运
的是，大唐诞生了一个个光照千秋
万代的诗人，有浪漫主义的代表，也
有现实主义的代表，有出世的写意，
也有入世的写实，这一个个名字就
是一座座丰碑，这一篇篇诗作就是
一页页鲜活的记忆。长安，梁园，扬
州，边塞，纵横千万里，从古传到今；
大唐留在了历史深处，长安城因为
诗 作 活 在 过 去 ，活 在 今 天 ，活 在 未
来。

一座城，两个人，一个朝代，一
群人，生动地呈现在眼前。

心中有长安，长安在。用心做
事，总能干成一件事。

长安的记忆长安的记忆
■李红伟

永济首届黄河滩荷花节开幕，就
在韩阳镇夏阳村河滩地。我在镇下
村舍小住，村支书今天要带女子锣鼓
队 助 兴 ，约 我 同 去 。 我 们 六 点 钟 出
发，不大会儿就赶到了夏阳村。时间
尚早，他们还要排演，我独自一人，走
进莲池内设板桥览胜了。真是望不
到边的莲池！古人有句“接天莲叶无
穷碧”，不也就是这个景吗？

这 个 荷 花 节 明 示 是 指 黄 河 滩 ，地 点 也 选 得
好。永济的韩阳镇，地处永济市西南一隅，东依中
条山，历史上称为首山的就是这一段。韩阳与辖
内的夏阳、首阳，恰好三点一线，南北长度七十余
里。我曾有文《一道走廊，诸多名胜》，是说这里夹
在山河之间，地域狭窄，加之一条铁路和一条高速
公路，一条省道贯穿，原地就更显逼仄了。夏阳处
在辖区中间，然而这里黄河滩涂却很开阔。永济
沿河的百多公里，有称“黄河滩涂三十万（亩）”，夏
阳是个大村，滩涂面积可以想知。这里也可说是
黄河湿地，因为历史上大河漫走，水泊池潭遍地。
隔着大河望去，陕西那边就是三河口，即（北）洛
河、渭河和黄河的汇合处。目测这边河滩东西之
间，也有着几十里的尺幅。

我又一想，荷花节选在夏阳，也该是与夏阳有
约。荷花本是夏花，所谓冬梅，春杏，夏荷，秋菊。
这也是一种巧合吧？夏阳种植园区门口竖立着一
块大牌，上写永济莲菜产业园区，这样也显得它的
大气，它就有了代表永济的资格。

8 月 8 日，是癸卯年立秋之日。晨间刚下过一
阵小雨，昨夜已经有过两次阵雨，加上河滩里的野

风吹拂，顿觉秋意袭来。天上依然浮云，阳光喷
薄，有几缕光线隐约射出，却使人没了炎热的感
觉，仿佛中秋的云雾遮月，朦胧之中多了点荷塘夜
色的氛围。开幕式就在这时拉开了序幕，先是锣
鼓开场，歌舞相继登台。那场面台上舞女表演，背
景万亩荷塘，似是飘飘欲仙。我即兴赋小诗一首：
万亩荷塘无穷碧，群仙歌舞风振衣。村社女子锣
鼓队，飒爽英姿壮声威。接着市镇领导致辞，在礼
炮声中，如天女散花般五颜六色的花点满天飘洒，
游园风情活动即时开始。

回头再说说永济黄河滩。从中国地图上看，
黄河有着一大拐和一大弯，这就是呈几字形的内
蒙古黄河一套，历史上说是“黄河百害，为富一
套”。大河流经山西的西南处，又是一大弯，呈三
角形，永济正处其间。这里如今又称黄河金三角
区，你要在地图上找永济，一目了然，而韩阳正处
这“大弯区”的尖尖角上，这也是它的区位优势。
说到滩涂，此地也有历史的辛酸。上世纪六十年
代，这里的村民还是广种薄收的经营模式，时常过
河到陕西黄河嫩滩种地，然而收获时节，那边的村
民却下滩抢收，为此两地发生械斗。河东这边，村
队之间也因争地时有摩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人们打开了思路，这么多年，先
是建鱼池，后来种山药。然而单一
经营，也有局限性，如今走到种莲这
一步，已见视野更加开阔，其中也当
有着天时地利的因素。人们合作经
济观念增强，规模化的经营方式更
加深入人心，认真学习借鉴外地经
验，加之农业水利条件的改善，实现

大面积的水田作业成为可能。这里称作万亩莲
池，也不算是夸张过度，就算有几千亩那也不是小
数。这种植基地不只单种莲荷，还有莲鱼混养，又
加千亩稻田，哪一种都离不开水，时至今日方见渠
成水到。这个滩涂产业规划也纳入黄河生态宏图
之中，随着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更加深入民众心中，更切实践
行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又见山西的第四大水系，
运城境内流淌着的涑水河，注入永济曾被称为“臭
水河”，而今几经治理也改头换面了，丰水的河面
在阳光下闪着浪花流经夏阳汇入大河，“一泓清水
入黄河”正在变为现实。

今天的永济首届黄河滩荷花节，也是开篇有
续，今后的文章还会越做越好。黄河滩涂生态的
改善，首先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也带动了黄河文
旅业的蓬勃发展。永济韩阳有着诸多名胜人文，
如栖岩寺，二贤祠，贵妃池，首阳背冰社火，祁家蒲
剧名伶彦子红，韩阳道情等，都见底蕴深厚。文化
搭台，经济唱戏，这一切都纳入黄河文化之中，丰
富的内涵，风情的突显，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
熏陶感染，对于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都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

黄河滩涂赏荷韵黄河滩涂赏荷韵
■祁世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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